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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陳美羿  圖片提供/文發處

—記澳洲內陸牙科義診(上)

大愛遠征大愛遠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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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愛遠征大愛遠征
二○○一年二月，旅居南非東倫敦十三年的台商黃耀南，帶著妻子蔡照

滿和一兒一女，舉家遷居到澳洲的陽光之都－－布里斯本(Brisbane)。 

黃耀南夫婦是已經受證的慈濟委員，到了布里斯本，立刻找到慈濟聯絡

處報到歸隊。因為暫時賦閑，所以有全部的時間投入志工的工作。第二

年，即被推選為布里斯本慈濟的負責人。 

「在這個人間天堂，慈濟能做什麼呢？」黃耀南積極的去尋找「福

田」，讓大家來「耕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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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基督教的慈善團體在發放，

物資豐富，規模很大；但是獨缺提供

醫療服務。正好慈濟團體裡面，有許

多慈青已從醫學院牙醫系畢業。 

「我們可以提供義診。」慈青學長

盧威程(Patrick Lu)和大家討論後，毛遂

自薦。基督教團體很高興，要慈濟提

出企劃案。但是當他們看到「佛教」

的字眼時，卻很委婉的拒絕了。

慈青——慈濟大專青年聯誼會，是一

個全球性的社團。布里斯本的慈青大多

是十幾歲時就到澳洲求學，然後考上醫

學院的台灣學生。因為一般醫科名額極

少，大部分學生都選擇讀牙醫。陸續畢

業後，形成龐大的陣容。這一群優秀的

「台灣之子」，都不超過三十歲。

綽號「滷蛋」的慈青學長盧威程一直

有個心願，就是讓學有所成的慈青回饋

社會。在一個偶然的機會接觸到了昆士

蘭省(Queensland)衛生署口腔保健科的負

責人羅斯·馬卡斯特(Ross MaCaster)，

因而了解內陸地區牙醫極度缺乏。

「昆士蘭省幅員廣大，政府可以提

供設備，但合格的牙醫師不願意到內陸

的荒漠去。」黃耀南說：「有些地方只

有護士，沒有醫師。就是有，也多是印

度或巴基斯坦人，政府跟他們簽兩年合

一群優秀的台灣之子，

形成了一個龐大的牙醫

陣容，而且願意深入內

陸最缺乏牙醫的荒漠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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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讓他們住在各地乾旱內陸，在偏遠

的醫院或診所行醫。」

因為地方太大，方圓幾百公里只有十

幾戶人家，因此巡迴的牙醫師來，只能

住個一兩天，下一次恐怕還要等好幾年

才能再盼到醫師來。

「內陸還有一種『飛行醫師 ( f ly ing 

doctor)』，就是如果有緊急醫療或較重

大疾病，需要醫師，可以呼叫他們。」

黃耀南說：「『飛行醫師』自己駕駛單

人小飛機，飛到較大的村鎮，再用汽車

接駁到患者的家去。」

澳洲是人盡皆知的天堂，但是內陸卻

是「天堂的邊緣」，醫療如此匱乏。因

此當負責昆士蘭省廣大鄉村地區口腔保

健的羅斯知道慈濟可以有牙醫去義診，

喜出望外，大力促成。

自二○○二年七月起，每年兩次的義

診，已進行了五次。北到內陸靠近南回

歸線的多妹吉(Doomadgee)；還南下到澳

洲最南端，接近南極的離島塔斯馬尼亞

(Tasmania)去。

一千五百公里之外

第一次牙科義診，羅斯申請到一萬澳

幣(約二十五萬新台幣)的經費，但是只

限給醫護人員的機票和食宿；志工不能

隨行。

「我們自費總可以吧！」黃耀南

急了：「慈青醫師都還年輕，去那麼

遠，沒有師姑、師伯照顧，怎叫人放心

呢？」

從布里斯本到昆士蘭中部最大的鎮

龍瑞奇(Longreach)約一千五百公里，光

是搭飛機要三個多小時；如果訂不到機

位，搭巴士就要十五至十七個小時。

到了龍瑞奇，採購了一些食物和日用

品，兩位醫師加上兩、三位助理與志工

成一小隊，就分別再開車到需要義診的

鄰近鄉鎮去。說「鄰近」，一趟最少也

有兩、三百公里。

首次義診在阿爾法(Alpha)和阿拉妹

(Aramac)，人口都只有兩百多人，當地

的醫院比起台灣鄉下的衛生所還簡陋。

「對貧苦的居民而言，農作物和牛羊

是最重要的。」護士說：「至於牙齒，

痛起來只好自己用鉗子把牙齒拔掉；或

服用止痛藥。」

「一個小孩，吃了半年的『普拿

疼』。我們的牙醫來了，一針扎下去，

膿和血一起噴出來。」黃耀南說起這個

故事，還是心疼得不得了。

因為器材缺乏，兩地要隨時相互支

援。黃耀南和羅斯開著車，在相隔三

百公里的阿爾法和阿拉妹之間奔馳。難

得有醫師來義診，羅斯再三交代：「拔

牙！拔牙！拔掉就永除後患，下一次等

到醫師來，不知還要等幾年。」

志工忙著消毒器械、洗X光片；在櫃

檯招呼病人、介紹慈濟；還要拍照、錄

影、居家訪視⋯⋯醫師和助理為了多

看些病人，把用餐時間都省下來了，肚

子餓時只塞幾片餅乾，喝喝水打發。直

到半夜，大家才吃一頓名符其實的「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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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

義診四天結束，搭機飛回布里斯本已

晚上九點，全體慈濟人在機場列隊迎接

這一團的「遠征英雄」。

攝氏五十度大考驗

因為放不下遠方的病患，隔了五個

月，義診隊再度踏上「天堂的邊緣」，

十二月，南半球的盛夏。這是第二次的

義診之旅。

「第一次義診之後，昆士蘭省不再

補助經費，團員全部自掏腰包。」黃

耀南說：「第二次除了阿爾法和多妹

吉之後，還到疆達 ( Jundah)和溫多拉

(Windorah)。」疆達又稱「女人鎮」；

溫多拉又稱「巨魚鎮」，鎮上一半以

上是原住民，以農牧維生。這裡長年乾

旱，沙塵暴不斷，前一年年雨量只有五

十六公釐，大部

分居民被迫賣掉

牛羊，或遠離家

園到有水草的地

方去。

「昆士蘭沙漠

有一種樹，叫做

M a g e e，一天只

要五滴水就可以

活，但是也被砍

掉去餵牛羊。」

義診那幾天，

氣溫高達攝氏四

十六至五十度，

不但挑戰志工們的體能極限，也讓兩部

診療車連續發生故障。

因為電力不足，診療車的冷氣根本無

法發揮，志工連夜做遮陽板，否則診療

車如蒸籠或烤爐，會先把人給熱壞了。

為了不忍心拔掉病患的牙齒，醫師們

都耐心的採取根治的方法來處理，並且

進行衛教工作，甚至志工還到學校去向

老師和小朋友宣導，送牙刷和牙膏給他

們。

「一個小女孩回家做了一個巧克力蛋

糕，專程送來給義診隊，讓大家感動得

不得了。」

「天氣太熱，白天不能拔牙，怕血流

不止。加上醫療設備簡陋，又缺藥材，

所以要到晚上氣溫下降，醫師才能進行

類似的手術。」黃耀南說。

過去病人若拔牙後出血不止，就打止

大家在機場迎接義診結束歸來的「遠征英雄」，這些英雄們雖身體疲累但仍神采

奕奕，定是精神大豐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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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針，塞棉花於洞孔內然後自行開車到

大城市吐溫巴(Toowoomba)去，單程一

千公里，要開十幾個小時。

「我們的醫師雖然年輕，卻是小心翼

翼的，還有機動組隨時待命，因應各種

狀況，感恩一切都順利平安。」

黃耀南和「滷蛋」，開著車在兩地

來回奔波，幾天內超過一千五百公里。

有些是一望無際，黃沙滾滾的大漠；有

些是坑洞難行的河床或顛簸的砂石路，

善解的慈濟志工戲稱他們走的是「菩薩

道」、「感恩路」。

「加油也一樣，因為氣溫太高，油都

汽化了，加油站抽不到油，他們說：你

們明天天還沒亮來吧；白天是無法加油

的。」

「在路上，我們看見整車去頭去腳

的肉品，一問之下，才知道那是袋鼠。

不管再怎麼困難，義診隊還是維持素

食。」

小超市除了肉，還是肉；找遍全超

市，只有半個南瓜。到另一個超市，也

只找到半顆高麗菜。最後還是遠到三百

公里外的龍瑞奇去，才買到足夠的水和

蔬菜、水果。

貼心的師姊，不辭辛苦的帶了大小

鍋子和鍋鏟，還有台灣製的「大同電

鍋」，負責做出有「媽媽味道」的中國

餐，溫暖大家的胃。

酒鬼搗亂，有驚無險

凌晨三點多，一行人在黃耀南家集

合，搭乘澳航噴射客機前往馬特愛沙

(MountIsa)。在這個中北部的城市採購了

礦泉水和蔬菜後，再轉搭兩部四人座和

六人座的螺旋槳小飛機到更北方的多妹

吉。

這是二○○三年的四月，第三次內陸

義診。兵分兩路：一組到多妹吉；一組

到阿爾法。

多妹吉百分之九十是澳洲原住民，少

數的白人是老師、護士、警察和麵包店

老闆。

在多妹吉，醫院是最漂亮的建築，

還有冷氣設備。只是周圍都用鐵絲網圍

起來，因為醫院內的醫護人員曾被強暴

過。

慈濟義診隊希望能夠採預約看診方

式，但是護士微笑搖頭表示不可行。

因為原住民沒有時間觀念，說好是「明

天」來，他可能過「兩個星期」才來。

那怎麼辦呢？

許多小朋友跑到醫院來好奇的看這些

「外國人」，聰明的「外國人」就發台

灣糖果給他們，告訴他們請爸爸媽媽來

檢查牙齒。雖然沒有預約的看診名單，

但是經由小朋友的口耳相傳，牙醫師的

工作也沒停過。

許多人看診前會問，是否要付錢？知

道是免費時，才安心坐上診療椅。第二

天病患越來越多，拔了二十幾顆牙齒，

醫師和助理都沒時間用餐。

第三天有一個預約八點的婦人，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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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才到，很生氣的抱怨為什麼不是輪到

她？

「一個十三、四歲的女孩抱了一個女

嬰來，我們以為是她的妹妹。」黃耀南

說：「後來知道是她的女兒，我們都嚇

一跳。」

「醫院是晚上唯一人氣最旺的地方，

喝酒鬧事的，都會來報到。」黃耀南

說：「第四天晚上，酒鬼又聚集在醫

院，眼看要失控了，護士叫我們回去宿

舍不要出來。」

義診隊迅速清理收拾後，回到宿舍。

一位牙醫山姆(Sam)在醫院內打電話，落

單沒有隨隊回去，躲了半小時，聽到酒鬼

叫囂、摔椅子，才衝出來跑回宿舍去。

「不知她們如何安撫和善後⋯⋯」山

姆餘悸猶存。

過去曾有女警勸架被原住民打個半

死，送到馬特愛沙之後，就再也沒有回

來；也有原住民送來死嬰，醫院無法救

活，群眾憤怒的擊破玻璃洩恨，把護士

給嚇壞了，從此再也不敢回來。

是天堂？還是地獄？

「澳洲人口剛剛超出兩千萬人，原住

民不到百分之二，政府對他們的照顧和

保護實在太周到，太優渥了。」黃耀南

說：「但是現階段的原住民有非常大的

危機。老一輩的優良傳統、文化和紀律

不復存在；而白人的文化和好的生活方

式也沒學到。」

多妹吉的學校設備齊全，有游泳池、

圖書館、電腦網路⋯⋯原住民學生從書

包、制服到課本，全部免費。進入大學

就讀，在分數上有很大的優惠，學費和

生活費也由政府負擔。

可惜的是原住民不懂得去珍惜政府

對他們的福利，反而濫用特權，不知自

愛。

曾在南非住過十幾年的黃耀南，把南

非黑人的照片給他們看，澳洲原住民嘖

嘖稱奇。因為同樣是黑人，長相和穿著

卻有很大的不同。

「南非很窮，政府給一點救濟金，

黑人就感恩得不得了；這裡的黑人，他

們認為白人剝削他們，所以政府給的福
當再度回到曾義診過的小鎮，年輕牙醫們通常驚

訝地發現小朋友又長大了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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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他們認為理所當然。」黃耀南說：

「曾經政府蓋木造新房子給他們，他們

一把火就燒個精光。」

酗酒成性是原住民最大的問題所在。

曾有一個白人在此開設酒吧，「生意好

得不得了」！二十四小時都不能打烊，

經營者無法休息。酒吧也成為醉鬼打架

滋事的戰場和免費旅館。

最後連警察都受不了，政府下令酒吧

不准營業，也不准在村內喝酒，打架鬼

混才漸漸止息下來。

不准在村子裡喝酒，那就在村外喝，

因此村子外的河邊酒瓶就堆積如山，更

有人在樹下露宿或掛幾片破塑膠

布棲身。平常不見人影，下大雨

時，才會湧進村子裡去。

「剛來時，慈青告訴我：原住

民不必工作，就有福利津貼，說

這裡是天堂；三天以後，他們告

訴我，這裡簡直是地獄。」黃耀

南說。

從多妹吉回來，因為班機的緣故，

必須在馬特愛沙過一夜。這是一個採

礦的小鎮，百分之七十五的人在地底下

生活。男與女的比例是八比一，男人在

當地娶不到老婆，所以很多都娶外籍新

娘。

義診隊投宿在馬特愛沙唯一的一間賭

場，當用過餐從餐廳回房間時，許多礦

工都對著慈青吹口哨，因為他們從沒看

過那麼漂亮的東方女孩子。

《未完，下期續》

這群慈青牙醫們總能逗孩子們開心。


